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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的 11 月 5 日， 我第一次踏

上上海这方厚重的土地。 怀着好奇的心

情， 去读这一座梦幻般的城市。 而它给

我的第一印象是： 亮丽、 优雅、 细腻和

智慧。 它不但具有现代风味， 亦显得洋

气十足 。 它的建筑风格 ， 的确与众不

同， 看着它， 就像看着童年的万花筒。

对我这个来自北方草原的人来说， 不仅

新鲜， 亦刺激。

那一年的年初 ， 上海市文化局发

文 ， 要捐给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文化局

8000 册图书 ， 其中不乏世界名著 。 算

是支援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一项内

容。 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让我们兴奋不

已。 要知道， 在那个年代， 能读到一本

好书， 尤其名著， 简直是难于摘星辰。

一本名著 ， 在熟人圈里偷偷地传来传

去， 磨损得发黄又陈旧。 人们， 太缺乏

精神食粮了。 要想走出单调与无知的生

存状况， 办法只有一条： 读书。

11 月 3 日 ， 在胡秀林局长的带领

下 ， 我们文学创作室的三位同事 、 作

家 ： 张永昌 、 李尧以及我 ， 兴冲冲驰

向北京 ， 再转飞上海 。 到达上海 ， 我

们下榻著名的锦江饭店 。 上海朋友介

绍说 ， 锦江饭店的前身为锦江小餐 ，

是一位在风尘中滚爬摔打、 洁身自好的

传奇女子———董竹君所创建 。 在 1951

年的全国政协会上， 周恩来总理还亲切

会见了她。 那时的锦江饭店， 已成为招

待国际友人和政府首脑的首选场所 。

居住环境优雅 ， 文化氛围浓 ， 所提供

的饭菜 ， 具有很浓的江南风味 ， 干净

且香甜 。 给我印象很深的一道菜是 ：

素炒油菜 ， 顿顿变样 ， 味美而鲜嫩 。

不知厨师 ， 施了什么魔术 ， 一味极普

通的菜蔬 ， 到他手里变成如此让人直

流口水的一道菜肴 。 这些年 ， 吃遍南

味北鲜， 然而， 锦江饭店的素炒油菜，

总让我馋虫游动， 记忆犹新。

第二天的傍晚时分， 主人领我们去

著名的浪漫之地———外滩散步。 来之前

看过有关资料： 外滩位于上海市黄浦区

的黄浦江畔， 即外黄浦滩， 为中国历史

文化街区 。 1844 年 （清道光廿四年 ）

起， 外滩一带被划为英国租界， 成为上

海十里洋场， 也是旧上海租界区以及整

个上海近代城市的起点。 夜晚的外滩，

美， 美得 “不像话” （借网语）。 这里

的 “不像话”， 意为美到极致之意， 是

褒义词。 江边的高楼大厦， 巍巍然连成

一片 。 人称万国建筑博物馆 ， 实不为

过。 建筑风格的多样化， 是其他城市无

法比拟的。 江与楼互为观照， 俨然一幅

自然画卷 。 夜晚的浦江岸边 ， 是浪漫

的、 温馨的。 那个傍晚， 在朦胧的灯光

下举目， 游人不是很多， 是情侣们的天

下。 依凭栏杆的一对对情侣， 间隔不到

几米 ， 静悄悄 ， 甜蜜蜜 ， 是无声的世

界。 那些剪影， 都属于蒙太奇镜头， 使

我联想， 树头飞落的一对对白鹭。 也使

我想起， 著名的俄罗斯情歌 《莫斯科郊

外的晚上》。 那时的年轻人， 谈情说爱，

没有过于激烈的浪漫举动， 有的只是，

紧紧依偎、 手挽手， 头挨头而已。 连接

吻都含蓄而有节制。 是属于东方式的诗

意表述， 也属于文化层面的高贵举止。

因为， 爱情是私密的、 属于两个人的，

不是演示给他人看的 ， 因而才显得优

雅、 金贵。

想不到， 这里的夜色， 如斯的宁静

而安详 。 如果没有悠扬钟声荡漾 ， 还

以为自己是在梦境里呢 。 钟声 ， 是发

自上海著名的海关钟楼 。 钟楼是哥特

式建筑， 有点特立独行的派头。 这时，

诗兄公刘的 《上海夜歌 》 遽然出现在

脑海里。 后来在 1978 年， 中国作家协

会组织的第一个作家采风团 ， 到达鞍

山采风 ， 我与公刘兄同住一室 。 我赞

赏他的 《上海夜歌》， 并谈亲眼目睹实

景时的感受 。 他笑着说 ， 那时年轻 ，

激情似火 ， 上海这座城市很精致 ， 亦

极具活力 ， 一睹使人浮想联翩 ， 尤其

钟楼 ， 本身就是一首诗 。 而我现在 ，

想着那些精美的诗句 ， 浑身的血液沸

腾起来， 不禁抄录如下：

上海夜歌 （一）

上海关。

钟楼。 时针和分针
像一把巨剪，

一圈， 又一圈，

铰碎了白天。

夜色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

如同一幅垂帘；

上海立刻打开她的百宝箱，

到处珠光闪闪。

灯的峡谷， 灯的河流， 灯的山，

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纵横的街道是诗行，

灯是标点。

童话般的上海夜色， 给诗人以激情

与灵感。 一口气写下如斯精美的诗篇，

描摩出这座城市壮丽的魂魄与色彩。 由

我看来， 在所有赞美上海的诗篇中， 它

是一首有血有肉的不朽之作 。 假如有

谁， 把这首诗， 以书法形式写成条幅，

立在钟楼旁， 再以灯光衬托并放大， 我

相信它会为夜的上海， 增添意想不到的

诗意效果。 当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外滩

和钟楼， 前往外白渡桥游览时， 几只江

鸥飞过头顶， 鸣声划破夜空， 不知是哪

方信使？

据资料显示 ： 外白渡桥 ， 落成通

车于 1908 年 1 月 20 日 。 因丰富的历

史与独特的设计 ， 成为上海标志性建

筑之一 。 它处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

界处 ， 成为连接黄浦与虹口的重要交

通要道 。 在上海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

城市里 ， 它仍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 我

问白渡桥的来历 ， 主人说 ， 有两种说

法 ： 一是 ， 该桥建成之后 ， 凡是过河

者无须再支付过桥费 ， “白 ” 渡 。 二

是 ， 与唐代诗家刘禹锡与白居易有

关 。 唐长庆四年 （824 年 ） ， 刘由夔

州刺史调任和州刺史 。 此年夏天 ， 白

由杭州刺史调任东都洛阳太子少傅 。

在上任途中 ， 白居易想看望故交刘禹

锡 ， 便乘车马到屯溪 ， 经芜湖改乘船

到和州天门山 ， 再乘车马到渡口 。 刘

便去南渡口接迎 。 老友相见 ， 悲喜交

加 ， 先在南渡口环顾片刻 ， 又同乘一

叶扁舟 ， 至北渡口 。 下船后 ， 白随口

吟道 ： “和州涨水少桥横 ， 难得使君

过渡迎。” 刘会意， 接吟道： “今有圣

人波上踏， 来朝或可地虹生。” 地虹即

桥， 吟罢二人大笑， 白又道： “为黎民

计， 此处当架一座桥。” 刘道： “平水

季节能架木板浮桥也好。” 那次， 白在

和州小住几日， 饮酒赋诗， 不亦乐乎。

后来 ， 刘为了志念 ， 便将渡口命名为

“白渡”。 传说归传说， 我无意去考据，

我倒希望 ， 后者为实 。 这符合文官情

怀 ， 亦如杭州的苏堤 、 白堤 ， 都与诗

人有关 。 走在外白渡桥上 ， 感到有点

晃晃悠悠 。 仿佛 ， 历史背我在走 。 这

一感觉 ， 很是美妙 ， 不由自己笑出声

来 。 因为 ， 愚也姓白 ， 走自家桥 ， 何

乐而不为呢？

后来， 上海是去过多次的， 包括东

方明珠塔、 南浦大桥在内的极多辉煌建

筑群 ， 都在观赏之列 。 但 ， 心中长存

的 ， 仍是那一晚的浦江夜色 ， 尤其是

“一圈又一圈， 铰碎了白天” 的海关钟

楼， 以及情侣们的朦胧剪影， 晃晃悠悠

的外白渡桥。 之后， 外滩再没去过， 虽

然心总向往之 。 但愿它那时宁谧 、 温

馨、 诗意的氛围， 还在， 未被浮躁与粗

鲁所搅乱。

像月光与玫瑰同时出现
宁 白

最近读柳鸣九先生的 《种自我的园

子》， 其中有记述朱光潜先生一文， 这

让我想起我的大学美学老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我考入杭州大

学 （现并归浙江大学） 夜大学， 学习中

文。 同学中， 大多是在田埂、 草原、 森

林中历经了艰难的回城知青 ， 胸无文

墨， 心思补学， 个个粗粝而饥渴。 对我

来说， 美学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五十多

岁的老师讲课深入浅出， 舒缓简约， 每

次上课， 人都很齐。

那天， 老师正讲着朱光潜先生的美

的移情理论， 循循诱导人的心境和意识

在审美中的作用， 突然， 灯灭了， 教室

里一片漆黑 。 同学中出现了惊讶和纷

乱， 但老师只是短暂地停顿了一下， 就

还是继续着她的讲解。 这时， 我看见月

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洒进来， 照在靠窗的

一排学生身上 ， 黑暗中的教室有了亮

光。 穿着裙子的老师在课桌间走动， 颀

长的身影朦胧、 飘逸。 教室里忽然有了

非同寻常的安静， 老师所讲的 “人的情

趣和物的姿态往复回流 ” 这样陌生而

新鲜的内容 ， 让我们似乎受了一次洗

礼 。 以至下课前灯亮了 ， 大家仍然没

回过神来。

每个同学都记住了这堂课， 记住了

在黑暗中听讲时自己的心理感受。 我还

牢牢记住了朱光潜这个名字。

不久后的又一堂美学课， 老师由她

的先生背着进了课堂。 我发现， 老师的

小腿绑着石膏。 她微笑着向我们致歉，

身靠讲台， 依然站着。 这堂课讲了美感

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工夫， 还是朱光

潜先生的美学论述。 我记住的话是， 一

个真正有美感修养的人， 必定同时也有

道德修养。 对当时的我来说， 这真是一

个生疏而富有哲思的话题， 又觉得美妙

而温馨， 似乎在一片荒芜的田野暗处，

看到了一盏暖暖的灯。

我去买了朱光潜先生的书看， 也关

注起了有关朱先生的故事来。

上了北大经济系的 “插友 ” 告诉

我， 有一次， 一位同学在未名湖畔读朱

光潜先生的美学译著 ， 朱先生正好路

过， 告诉她， 不必读这类书， 没什么新

东西， 译得也不准确， 要读原著。 这位

同学不认识朱先生， 看着这位清癯矮个

老头的多嘴， 甚为气恼。 直至路过的一

学生向朱先生问安， 才知道遇见的正是

自己的偶像， 她顿时怔住。 待她起立要

向朱先生致歉时， 先生已踽踽离去。 她

说， 一生的仅见， 让她一辈子铭记。

很多北大人， 都看到过这样一个场

景： 晚年的朱光潜先生坐在他寓所门前

的石头上， 身边放着一堆玫瑰花， 给路

人每人奉送一枝。 这时， 朱先生的两眼

视力已经很差， 很难辨认出眼前走过的

人是谁， 他只是在传递一种美意， 把心

中的一种美感传导给路人。 这是朱先生

美学理论的躬身实践吗？ 按当下人说，

很像一种行为艺术。 我想， 从这位矮小

瘦弱的美学大师手中接受了玫瑰花的每

一位老师 、 学生或者素不相识的校外

人， 他们心中的冲击， 不仅有关美感，

也有关一位学者出于善良的道德实践。

于是， 我从杭州去了北京大学， 探

访未名湖畔的燕南园。

这时， 朱先生已辞世多年了。 走在

那一幢幢灰色小楼之间， 我不知道哪幢

楼是朱先生的故居， 也没找到传说中朱

先生坐过的石头 ， 只见小路清静 、 安

逸， 偶尔有路人匆匆走过。 我在这里，

想象着当时的场景， 想象 “一身肃穆，

不苟言笑” 的朱先生， 微笑着把红色的

花朵递送过去， 接花的人， 惊讶过后，

一脸笑容。 这个曾经出现过如此美妙场

景的地方， 现在， 仍有美的气息弥漫在

我的周遭， 让我沉浸。

我曾在朱先生的著作中， 读到过北

大校长蔡元培在二十世纪初讲过的话，

大意是， 中国没有宗教， 可以普及美学

教育， 用美育代替宗教， 来提升中国人

的道德水平 。 此说一出 ， 不同见解纷

起。 但是， 从我美学老师的授教中可以

知道， 朱先生是认同这个观点的。 他在

体弱的晚年无法上课， 难以进行理论研

究的时候， 远远地丢弃了曾经的委屈，

淡却了铭心的伤痛， 以花送路人， 是想

告诉人们， 赠人以美， 可以美美相传，

滋养人的魂灵。

在这安静的小路上 ， 我的美学老

师， 与朱先生出现在了同一个画框里，

就像月光与玫瑰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上，

一种沉静和雅致的美浮现出来。 她也是

一位美的传授者和践行者， 暗夜独语、

忍痛倚案的解惑和传道， 都是给那时思

想贫瘠、 浅薄的我们， 以美学的启蒙、

道德的引导。

离开了燕南园 ， 我在未名湖边漫

步， 看古塔倒影， 绿阴满池。 那位偶见

大师的女学生， 毕业后编剧的电影 《青

春祭》， 为一代人所熟知。 她聆听到的

朱先生 “干扰” 式的点拨， 后来在北

大的莘莘学子中流传， 成为名校引以为

傲的大师风范的一部分。

美学转化人的认知和行为， 是一个

润物潜心的过程。 不易察觉， 却终究会

在人生的某一时段显现出来。 一位夜大

同学 ， 把后半生用于开办一所礼仪学

校， 讲述美对人的心智、 行为、 道德的

作用， 常年奔波在全省城乡， 还作文写

书， 成为当地一位受欢迎的礼仪美学的

传播人。 她的面容， 因心地单纯而显得

年轻。 我一直想问她： 那两堂留下记忆

的美学课， 究竟在你青春时光的美学空

白里， 涂抹下怎样绚丽的色彩？ 那些既

有哲理又有诗意的美学课程， 对你的人

生选择有过 “诱惑” 吗？

我们的美学老师， 该年近九十了。

五色炫乾坤
刘江滨

小时候 ， 对颜色最直接的感知是

白与黑， 白天 ， 黑夜 。 后来 ， 慢慢发

现， 土地是黄的 ， 树叶是绿的 ， 天空

是蓝的， 火是红的 ， 葡萄是紫的 ， 原

来 ， 我们生活的世界如此色彩斑斓 。

忽然有一天， 看到雨后天空出现一道

美丽的彩虹， 赤橙黄绿青蓝紫 ， 七彩

全聚一块了， 煞是好看。

其实 ， 七彩的概念是西方的 。

1666 年， 牛顿， 对， 就是那个被苹果

砸了脑袋的牛顿 ， 用多棱镜发现太阳

光的照射搭起了一座七色的彩虹桥 ，

光学里边竟隐藏着如此的大美 。 这个

科学的发现震撼了世界 。 而在中国 ，

却将颜色分为五色， 青、 白、 赤、 黑、

黄 ， 五色又与五行 、 五方紧密相连 。

《礼记·考工记》 曰： “画缋之事 ， 杂

五色。 东方谓之青 ， 南方谓之赤 ， 西

方谓之白 ， 北方谓之黑 ， 天谓之玄 ，

地谓之黄。” 因玄即黑， 故略去， 五方

中为黄 。 青为木 ， 白为金 ， 赤为火 ，

黑为水， 黄为土 。 当然 ， 这五色是基

本色， 被称为正色 ， 其它被调和 、 皴

染的色种称为间色 ， 其细微的差别构

成了世界万物的绚烂多彩 。 天地间的

五颜六色， 既有事物本身的自然呈现，

也有人类的发现和创造 ， 如染织 、 绘

画等，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说明青

从蓝草中提取 ， 作画谓之丹青 ， 丹

（砂） 和 （雘） 青是两种矿物颜料。 从

五色与五行、 五方紧密绾结可以看出，

在中国， 颜色自古洎今就不单纯是色

彩 ， 几乎涵盖了政治 、 社会 、 文化 、

审美等多重意蕴。

五色中 ， 中国人最喜欢的无疑是

红色， 以至于红色被西方人称为中国

红， 红色成为中国的象征符号和代表

性颜色。 甲骨文中最早出现 “赤” 字，

是火的颜色 。 “红 ” 字出现晚一些 ，

见于金文 （钟鼎文）， 从它的偏旁部首

可以看出， 跟丝织有关 。 《礼记 》 记

载， 夏朝人喜欢黑色 ， 殷商人喜欢白

色， 周朝人喜欢红色 。 可见中国人喜

欢红色有悠久的历史 。 而且 ， 红色比

较鲜亮醒目， 格外受到尊崇。 《礼记》

里边有句话： “礼楹 ， 天子丹 ， 诸侯

黝垩， 大夫苍， 士黄之。” 意思是， 房

子的廊柱天子用红色 ， 诸侯用黑色 ，

大夫用青色， 一般的士只能用土黄色

了。 颜色有了贵贱之别 ， 而红色备享

尊贵。 春秋时期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

衣服， 被孔子批评 “恶紫夺朱”， 认为

紫是杂色 ， 红才是正色 。 到了唐代 ，

红取代赤， 成为红色系列中的普遍叫

法。 有明一朝 ， 皇帝姓朱 ， 红色进一

步受宠。 皇家建筑红门 、 红墙 、 红柱

子， 清朝也沿袭如此 。 民间老百姓也

以红色为喜庆 、 红火的吉祥色彩 ， 过

年门上要贴红对联 ， 挂红灯笼 ； 结婚

称为 “红事”， 从着装到房间布置红彤

彤一片， 里里外外透着一股热烈 、 兴

奋、 欢快的氛围。

按说 ， 中国人应该更喜欢黄色 。

赖以生存的土地是黄土地 ， 华夏民族

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 ， 始祖被称作黄

帝， 黄色皴染了我们的皮肤 。 黄色是

大地收获的颜色 ， 还是金子的颜色 。

我想 ， 古人非不喜也 ， 是不能也 。

想想看 ， 在古代除非你是赵匡胤 ，

否则随便披一件黄袍试试 ？ 肯定咔

嚓一下脑袋搬家 。 因为从汉代开始 ，

黄色就成为皇家的宠儿了 。 汉代大

儒 董 仲 舒 在 《 春 秋 繁 露 》 中 云 ：

“左青龙 （木 ）， 右白虎 （金 ）， 前朱

雀 （火 ） ， 后玄武 （水 ） ， 中央后土

（土 ）。” 他把五方中的 “中 ” 称之中

央， 被四方拱卫 ， 地位显赫 。 三国曹

丕接受了他的这一观念 ， 将黄色定为

正色之首 。 到了隋朝 ， “开皇元年 ，

隋主服黄， 定黄为上服之尊 ， 建为永

制” （《读通鉴论》）。 从此， 黄色成为

历代皇帝龙袍专用色 。 清朝将柘黄改

为明黄， 色彩更亮 ， 更鲜 ， 更炫 。 有

意思的是， 皇帝并不反对民间老百姓

喜欢红色， 红是火 ， 黄是土 ， 从五行

上说， 火生土嘛！

青色 ， 是我国一种特殊的颜色 。

《说文解字 》 谓 ： “青 ， 东方色也 。”

《释名》 云： “青， 生也， 像物生时色

也。” 从这些古代典籍的解释中可以明

确， 青色， 是万物生长的颜色 ， 是生

命的颜色。 青春 ， 青年 ， 寄寓了多么

生机勃勃的希望 。 但具体而言 ， 青色

又较为模糊。 “杨柳青青江水平 ， 闻

郎江上唱歌声” （刘禹锡）， 这里， 青

是绿色； “镜湖俯仰两青天 ， 万顷玻

璃一叶船 ” （陆游 ）， 这里 ， 青是蓝

色； “朝如青丝暮成雪” （李白）， 这

里， 青又成了黑色。 从 《荀子》 “青，

取之于蓝， 而青于蓝 ” 一言可知 ， 青

色是从蓼蓝中提取 、 又比蓝色更深的

颜色。 西方光谱学的三原色是红、 黄、

蓝， 可以对应中国的红 、 黄 、 青 ， 青

主要是蓝色， 属于五色中的正色 ， 而

绿色是黄与蓝的调和色 ， 属于间色 。

最能代表青色的是享誉世界的青花瓷，

如蓝宝石一般的色泽 ， 圆润光滑 ， 瑰

奇高雅， 其始于唐 ， 熟于元 ， 至明已

名扬四海 。 以至于外国人称中国为

“China”， 与瓷器同名。

白色和黑色 ， 没有列入西方的七

彩之中。 在牛顿的光学看来 ， 白色是

一切光谱的正混合 ， 黑是负混合 ， 二

者都不是彩色。 但是在中国的五色中，

白和黑却赫然在列 。 不过 ， 白色在我

们的话语系统中多负面， 丧事为白事，

孝服为白色的衣服 ； 没文化的人叫白

丁 ， 没功名的人叫白身……黑色也同

黑暗联系起来 ， “风雨如晦 ， 鸡鸣不

已”； 老百姓也曾被称作 “黔首 ”。 然

而 ， 在古文化尤其是道学的体系里 ，

白与黑却胜过任何色彩 。 孔子云 ：

“素以为绚兮。” 老子更直接 ： “五色

令人目盲 。” 庄子亦质疑 ： “天之苍

苍， 其正色邪？” 太极图是由白与黑两

鱼构成， 白鱼的眼睛是黑色 ， 黑鱼的

眼睛是白色 ， 白中有黑 ， 黑中有白 ，

循环往复 ， 运行无极 。 老子又云 ，

“知其白， 守其黑”， “玄之又玄 ， 众

妙之门 ”。 玄 ， 即黑色 ， 是天的颜色

（天谓之玄）， “人法地 ， 地法天 ， 天

法道， 道法自然”， 天道即自然之道 ，

遵从自然即为玄妙 。 由此可知 ， 黑色

在道学里边是多么重要的颜色 ， 并由

此对中国文人 “笔墨 ” 的传统产生重

大影响。 我们看西方油画 ， 色彩是多

么绚丽， 中国画原本也叫丹青 ， 自唐

始， 水墨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 ， 且墨

分五色 （干、 湿、 浓、 淡、 焦）， 实在

令人惊叹。 道学崇尚简约 、 平淡 、 朴

素 ， 认为声色之娱会迷乱人的心智 。

故艳则俗， 淡则雅 。 水墨传统固然体

现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和风骨 ， 但不能

不承认， 其辜负了天地造化赋予的缤

纷色彩， 岂不是一种反自然？

好在水墨传统并没有涵盖整个中

国文化， 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还是一

如姹紫嫣红的大观园 ， 浓烈的色彩增

添了艺术的大美 。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

是。 如杜甫诗云：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 窗含西岭千秋雪 ，

门泊东吴万里船。” （《绝句》） 一首短

诗出现了黄绿白蓝四种颜色 。 李白诗

云： “暮从碧山下 ， 山月随人归 。 却

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

童稚开荆扉。 绿竹入幽径 ， 青萝拂行

衣。 欢言得所憩 ， 美酒聊共挥 。 长歌

吟松风 ， 曲尽河星稀 。 我醉君复乐 ，

陶然共忘机。”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

人宿置酒》） 这首诗更绝， 只写绿就细

致到了五种 ！ 碧 、 苍 、 翠 、 绿 、 青 ，

从色阶 、 亮度写出其间细微的差别 ，

一幅浓淡相宜 、 深浅分明的绿色画卷

在我们眼前打开， 让人为之击节赞叹，

李太白， 真大诗人大手笔也 ！ 曹雪芹

更是色彩大师 ， 《红楼梦 》 书名中就

带有颜色， 怡红公子 、 绛云轩 、 浸茜

纱 、 猩红汗巾 、 石榴裙 、 胭脂红……

千红一窟 （哭 ） 、 万艳同杯 （悲 ） 。

《红楼梦》 不仅充满着繁复浓烈的色彩

画面感， 而且对颜色的搭配也有精妙

的高论 ， 如第三十五回一段描写 ：

“莺儿道： ‘大红的须是黑络子才好看

的， 或是石青的才压得住颜色。’ 宝玉

道： ‘松花色配什么？’ 莺儿道： ‘松

花配桃红。’ 宝玉笑道： ‘这才娇艳 。

再要雅淡之中带些娇艳 。 ’ 莺儿道 ：

‘葱绿柳黄是我最爱的。’” 鲁迅的 《故

乡》 有一段描写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

印象： “这时候 ， 我的脑里忽然闪出

一幅神异的图画来 ： 深蓝的天空中挂

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 下面是海边的沙

地 ， 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 ，

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 项戴银

圈， 手捏一柄钢叉 ， 向一匹猹尽力刺

去， 那猹却将身一扭 ， 反从他的胯下

逃走了。” 蓝黄绿白， 四种颜色在夜晚

依然浓烈， 的确感觉是一幅着色 “神

异” 的 “图画”， 所以给人以强烈的视

觉冲击。

颜色 ， 从字面上说就是脸色 。 中

医望闻问切中的 “望 ” 就是看脸色 ，

人的哪个部位患病都能从脸色上显现

出来。 五色与五行 、 五脏有着紧密的

联系 。 中医经典著作 《黄帝内经·灵

枢·五色》 云: “青为肝， 赤为心， 白为

肺， 黄为脾， 黑为肾。” 看病如此,养生

亦如是。 养肝要多吃青菜、 绿叶子菜；

养心补血要多吃西红柿 、 红枣 、 胡萝

卜等 ； 养肺要多吃白百合 、 白萝卜 、

豆腐等 ； 养脾胃要多吃小米 、 玉米 、

山药、 黄豆等 ； 养肾要多吃黑豆 、 海

带、 黑芝麻等。

司马相如 《长门赋 》 云 ：“五色炫

以相曜兮， 烂耀耀而成光。” 意指五色

炫耀， 光彩夺目 。 史上有一个著名的

“江郎才尽” 的故事， 说的是南朝文学

家江淹， 年轻时文采斐然 ， 后来却文

思枯竭， 何故 ？ 据说他晚上做梦 ， 有

美男子索还了五色笔，“尔后作诗绝无

美句， 时人谓之才尽。 ”（《南史·江淹

传》） 这个故事很有些象征的意味， 天

地有五色， 故亦贻文人以五色笔 ， 用

来描绘世间的五彩斑斓 。 这里 ， 五色

为才气的代名词， 暗淡枯瘠即为才尽。

马克思说 “色彩的美感是一般美感中

最大众化的形式”， 色彩缤纷是我们生

存的这个世界最自然的呈现形式 ， 我

们应该尊法自然 ， 用上天赐予的五色

笔写出绚烂文章， 绘就美丽人生。


